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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后世许多文士心目中，是作为一个理
想人格而存在的。朱光潜评其如“秋潭月影，澈底澄
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全是自然本色，天衣
无缝， 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诗论》）［1］。陶
渊明的此种人生境界已与他的诗文融为一体，触物而
发。在两晋文士之中，他的文学艺术与人生的完美统
一达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成为后世文人的理想与楷
模。

陶渊明的人生趣味，总的说来，可以简约为他的一
句诗“即事多所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2］203。
“即事”即为他的生命体验，“欣”则是他所获得的生命
愉悦，他的人生趣味也便是在这种于“即事”之中获得
愉悦。袁行霈在《陶渊明与魏晋风流》一文中解释道：
“乐趣在于行为的过程之中，而不在于功力的获得。这
也就是所谓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吧。”［3］44陶渊明的 “即
事”既是对物质上的形的体认，又是对精神上的神的
感知。细察之，陶渊明在读书的趣味上，尤为精神愉
悦。

一、“有得”与“会意”的读书体验
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提到他读书的体验与

愉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
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五柳
先生传》中又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
然忘食。”陶渊明读书，是一种充满了玄学思想的人生
趣味。他喜好读书，却不像汉儒章句之学一般，将读书
困于繁琐的训诂之中，索然乏味。他喜欢“有得”，喜欢
“会意”，而魏晋时期的读书风尚多为“会意”。《世说新
语·轻诋》中就以相马之说比喻读书讲道的故事：

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

俊逸。
注引《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

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
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
俊逸。’”［4］

相马之说源于《列子·说符》中九方皋相马之事。
当时伯乐向秦穆公推荐相马能者九方皋，秦穆公要求
九方皋寻找一匹天下之马回来。 九方皋三月之后返
回，报告说已经在沙丘寻得一匹好马，乃一匹黄色母
马。秦穆公派人去取，却领回来一匹黑色公马。穆公便
很不高兴，向伯乐说：“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
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便道出了相马的
道理：“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
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
其所不视。”［5］257伯乐认为，九方皋相马，是观其精内
（天机）而忽视其粗外（牝牡毛色）。其实这也是人们对
形神关系的认识的反映。此处张湛注曰：“神明所得。”
卢重玄解曰：“夫形质者，万物之著也；神气者，无象之
征也。运有形者，无象也；用无象者，形物也。终日用之
而不知其功，终年运之而不以为劳，知而养之者，道之
主页。皋之乎所见者以神也。”［5］258九方皋相马，重在取
神，而谢安以此来喻支道林讲经。支道林每升座讲经，
都标举大义，而在解释章句文字等上多有疏漏，谢安
以为这是遗其形而取其神。支道林本就喜欢养马，重
马之神骏，所以谢安以九方皋相马来喻之。

以“形神”关系言读书讲经，涉及到魏晋时期风靡
的言意之辨话题。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言意
之辨》中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
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
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
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义而不以
辞害意。”［6］陶渊明的“不求甚解”“开卷有得”“有会意”
都是“通”。他从读书的“通”中所得到的是一种愉悦的

“会意”与“欣然”
———谈陶渊明的读书趣味

黎 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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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晋时期的士人，在人生趣味上都有自己的独特体悟。而东晋陶渊明对生命的体悟主要表现在他的读
书与创作过程中。他禀执淡泊人生的欣趣来进行读书活动，常以入神为主，在典籍中求得精神的“会意”。所会
之意，主要表现在他与古之高士如隐者、贫士、悲剧英雄等人物之间的千古交流，进而表达在自己的诗文创作
中，获得一种“欣然忘食”的审美愉悦。而他的作品，而在艺术甚至人生的高度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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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感， 这种愉悦超越了人的感官直达精神境界，使
得他“欣然忘食”。

同时，陶渊明读书的体验及随之的愉悦还从琴中
得来。他喜欢读书，也喜好琴。他的诗文中多次将琴与
书并提，如《归去来兮辞》中有：“悦亲戚之情话，乐琴
书以消忧。”《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有：“弱龄寄事外，
委怀在琴书。”《答庞参军》有：“衡门之下，有琴有书。
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陶渊明孤
独幽居，弹咏自娱，寄心于琴书之间。他曾蓄得一把无
弦琴，“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
琴中趣， 何劳弦上声！’”（《晋书》 卷九十四 《陶渊明
传》）［7］ 陶渊明在醉酒之时取出无弦琴 “抚弄以寄其
意”，这与他“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境界是同样的。

陶渊明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描
述了他的这种体验：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
閇。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
结。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
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
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
别？

陶渊明与世隔绝，下雪之时显得尤为孤独凄清。
在这空空宇宙之中，他唯有以千载之书来弥补这种空
虚。书中之古代志士，其节操高尚，非我辈所能比。而
在书中与古之志士相交通， 正是一种愉悦的生命体
验，是对空宇的弥补，也是于平津之人的一种傲然。这
种生命体验旁人是无法感受到的，只有从弟敬远可以
与之同享。

二、欣然愉悦的读书趣味
陶渊明的诗文中有大量古时志士， 如隐者伯夷、

叔齐、张挚、杨伦，安贫乐道之士颜回、荣启期、原宪、
袁安，功成身退的疏广与疏受，为国尽忠的三良，还有
志于除暴安良、性情豪放的荆轲等。这些志士都是陶
渊明在书中所交游的先师益友， 陶渊明每每读书，便
获得人生体验中的审美愉悦。

（一）伯夷、叔齐：隐者的先师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中有：“武王已平殷

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
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
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
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
死于首阳山。……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
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洁行如此而饿死！”［9］2123
伯夷、叔齐，是商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去世以
后，他们两人都不肯继承君位，于是一起出逃。后来周
朝灭商，夷叔二人耻食周粟，便隐居在首阳山，以野菜
为食，最后饿死。陶渊明诗《饮酒》其二中为夷叔鸣不
平：“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伯夷叔齐都是积善之
人，却饿死于首阳山上，人说“积善有报”深可怀疑。
《读史述九章》 中也专门评价了伯夷、 叔齐：“二子让
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
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

希望以黄虞的仁爱正义之道拯救天下，不惜牺牲自己
生命。而归隐之心原何而来，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
中指出正是由于社会政治的腐朽与士人道德的败坏，
导致心怀大志的有识之士在黑暗的社会中进退两难。
他说：“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故夷皓有安归之叹，
三闾发已矣之哀。”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时，曾经作
歌曰：“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9］2123商山
四皓隐居时亦作歌曰：“唐虞世远， 吾将何归？”（皇甫
谧《高士传》）［10］屈原也在《离骚》中叹到：“已矣哉！国
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11］这些无可奈何的哀
叹也正印上了陶渊明的心境。

于是，陶渊明对古之高节隐士大加赞赏，在《饮
酒》其十二中，他赞扬了张挚、扬伦辞官归隐之志。

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
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
疑？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
之。

张挚字长公，杨伦字仲理。他们都是是汉代辞官
归隐的隐士。《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曰：
“（张挚）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
仕。”［9］2757《后汉书》记载：“（杨伦）志乖于时，以不能人
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
千余人。”［12］ 张挚因与世不容而抛弃荣华富贵毅然归
隐，杨伦亦与世俗相乖，其高风清节为陶渊明所称赞，
渊明也以其自况，称“寝迹穷年，谁知斯意”（《读史述
九章》）。一面表达自己同张、杨一样有着不为世人所
理解的隐居之志， 一面又认为自己是他们的知音，对
他的终身不仕、“高谢人间”（《扇上画赞》）表示同情的
理解。

（二）荣启期、原宪：安贫乐道的知音
陶渊明自隐居以后，一直以农耕自给，虽然贫寒，

却仍能支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然而移居南村以后，
常常因为年收不好而贫困饥寒， 以至于潦倒的境况。
由于“螟蜮恣中田”而导致“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
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种
贫困生涯迫使他从最初归隐的乐趣中抽身出来，重新
审视了自己的人生观， 领悟到固穷守节的人生大道。
于是他从书中寻找到了安贫乐道的知音，这些古代贫
士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贫士生涯。

在《咏贫士》七首中，他首先吟咏的便是春秋时期
的贫士荣启期和原宪。

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
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
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
心。

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隐士。《列子·天瑞》中记载：
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

鼓琴而歌。孔子问曰： “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
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
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
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
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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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5］22

荣启期在郕之野游乐，衣不蔽体，却鼓琴而歌，自
足自乐。孔子见到他，问他为什么这么快乐。他认为，
人生本身就是令人快乐的原因。第一，人之所能成为
人，便是快乐；第二，男尊女卑，男人之所能成为男人，
便是快乐；第三，人生无常，而生命可以延续至今九十
载，便是快乐。荣启期提出：“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
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荣启期顺应大化，以己与
天地运道为一体，安贫顺化，因此可以得乐。而对于贫
富与生死，陶渊明正是坚持安于贫、顺于化的态度，固
穷守节。

另一个人物原宪，是孔子的弟子，也是一位贫士。
《韩诗外传》中记载，原宪是鲁人，性格狷介，居处陋
室，却仍然“匡坐而弦歌”。他的同学子贡盛装车马衣
饰去看他，发现他“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
踵决”。子贡便问道：“先生何病也？”原宪回答道：“宪
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
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
义之匿，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之也。”［13］原宪
以为将仁义藏匿起来而求车马衣裘之盛，还不如居陋
室求道。这种安贫乐道、以自由为适的贫士精神亦是
陶渊明所赞许的。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
酬。一旦寿命尽，蔽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
忧。（《咏贫士》其四）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
官。（其五）

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
工。（其六）

昔有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
俦。（其七）

（三）荆轲：悲剧的英雄
史书还给予了陶渊明一个悲剧的英雄，一个他性

情中的豪放之气的启发者———荆轲。陶渊明有《咏荆
轲》诗一首，咏赞荆轲除暴安良的壮烈行为，塑造了一
位勇士的悲壮形象。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
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
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
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
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公知去不归，且有后世
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
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
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陶渊明在诗中从燕太子丹招募勇士说起，荆轲百
里挑一，被太子丹选中刺杀秦王。其中详细描写了送
行一段：荆轲骑着雪白的骏马行走在大道上，怒发冲
冠，气冲长缨，俨然一位猛士形象。众人夹道，送至易
水，易水的践行宴会上，豪英列坐，饮酒送别。高渐离
击筑，宋意高歌，音声悲壮而凄凉。而此时的易水，悲
风吹过，波纹横生。陶渊明花费大量的语句来烘托送
别之情景，细节鲜活，充满了摄人心魄的悲壮之气。接

下来夸张急写荆轲出燕入秦，“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
城”，悲壮淋漓。荆轲的豪侠之气顿然而出。然而荆轲
终是功败垂成， 悲剧的英雄自然而生。 陶渊明叹道：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千年过后，荆轲之举仍在
诗人心中涌动起阵阵豪气。朱熹曰：“陶渊明诗人皆说
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
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
出来。”（《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14］

陶渊明的这种慷慨激昂的人生体验，受教于他的
勋功家族。他在《命子》诗中勾连出了从尧帝陶唐氏开
始直至祖考的陶氏家族谱。自汉以来，从“抚剑风迈，
显兹武功”的开封愍侯陶舍，至桓桓威武、专征南国的
长沙公陶侃，陶渊明一笔笔抒写着陶氏勋贵世族的家
风。这些武功德业让陶渊明内心激荡难安，而祖考辈
退隐，也使得原本微薄的陶氏在陶渊明这一代全然变
为寒门素族。而这种崇尚功业的精神，也正是这个家
族赋予陶渊明的一去不回的梦想。陶渊明在《杂诗》其
五中追忆：“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蹇
翮思远翥。”又在《拟古》其八中抒写少年壮志：“少时
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
首阳薇，渴饮易水流。”这种建功立业的豪侠梦想曾经
在陶渊明的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在《形影神》诗中
的《影答形》一诗中，也列说了“影”的生命价值：“存生
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
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
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
有遗爱，胡可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这里
的“影”其实一种立名不朽，以期精神长生的名教思
想。陶渊明曾经怀抱着这样“立善”求名的思想，对如
荆轲一般的悲剧英雄充满了崇拜之情。

三、结语
两晋时期有许多嗜欲读书的士人。而陶渊明的读

书趣味，融入了他的人生趣味。陶渊明读书注重对神
的感知，不求甚解而独得欣然；又以古之隐者、贫士与
悲剧英雄为师为友，神通万里，志存千古。这种读书体
验也反映在了他的诗文境界之中。 正是物我相容相
感、既有“我”又无“我”的超然。宋代诗人苏轼称陶渊
明欲仕则仕、欲隐则隐、随缘自适之真，又赞其清淡恬
然、安贫乐道之清，即是对他合于自然的人生趣味的
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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